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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状态

“存在状态”（和谐主义）的核心概念。另见：人类、临在、冥想、脉轮系统。




存在优先于行动

人类的一切活动——教学、治愈、治理、爱、建设、交谈、静坐——皆源于一种存在状态。这种状态并非可被忽略的背景条件，更不应因技术或内容而被忽视。 它是决定整个和谐之轮中，每个领域内所有结果质量的首要因素。父母怀抱婴儿时的存在状态，比抱婴的方法更为重要；教师授课时的存在状态，比教案更为重要；医生诊断时的存在状态，比诊断流程更为重要。这并非诗意的宣称。 这是一个结构性的论断，它直接源于人类本真的本质。

和谐主义认为，人类是一个多维度的存在——是灵魂通过肉身表达自身，而非肉身以某种方式产生意识。脉轮——即沿脊柱轴线构筑光体（luminous body）的能量中心——与它们所对应的物理器官一样真实。它们不是隐喻，不是文化产物，也不是瑜伽馆和冥想静修所的玄奥专属。 它们是灵魂的器官，在互不相通的不同文明中均被独立认可：无论是印度的瑜伽学派、道家炼丹传统、安第斯山脉的克罗（Q’ero）传承，还是霍皮族、印加人、玛雅人以及卡巴拉传统。这些独立见证之间的共识，证明了其本体论上的真实存在，而非文化借用。

这种认知需要一场范式转变——不仅在智力层面，更在于人们如何理解每一项人际互动与人类努力。如果人类拥有脉轮，那么人类进行的每一项活动都具有能量维度。生活中没有任何领域仅在物理或精神层面运作。 能量体始终处于活跃状态，持续辐射能量，并不断影响着行动发生的场域。在探讨教育、医学、治理或任何其他领域时提及脉轮，并非将神秘主义引入实用领域，而是承认在这些领域中运作的个体所具备的完整结构。另一种选择——假装能量维度不存在——并非中立，而是截肢。

对于初涉此框架的人而言，这一主张或许显得陌生。这在预料之中。在解剖学成为常识之前，人体器官同样令人陌生。肝脏无需任何人的信念便能运作。脉轮亦是如此。问题不在于它们是否看似合理，而在于那些跨越数千年、横跨各大洲、且呈现惊人一致性的传统，是否感知到了某种真实的存在。和谐主义（和谐实在论）认为确实如此。



“存在状态”的真实含义

在“和谐主义”（和谐主义）的精确定义中，“存在状态”是指农场系统当前的能量配置——哪些中心是开放的，哪些是阻塞的，哪些是主导的，以及它们如何沿垂直轴相互关联。它不是情绪，不是个性，也不是情感气质，尽管这些都是其下游的表现形式。存在状态是情绪、感知、能力和关系质量所涌现的能量基底。

完整的存在状态——即和谐主义（和谐主义）在最深层意义上所指的“至高状态”（临在）——是指八大脉轮沿垂直轴线流动并放射光芒：至高脉轮（Ātman，即位于头顶之上的第八脉轮，永恒的灵魂中心）毫无阻碍地向下辐射至其下方的每一个中心。没有阻塞的脉轮，没有被压抑的维度，神圣的火花照亮了它所赋予生命力的整个领域。 这便是意识的本然状态——并非某种高阶成就，而是自然本相，正如健康的身体在疾病侵袭前所呈现的自然状态。孩童展现了这种状态，那些自发觉知的瞬间也印证了这一点。冥想传统将其视为修行之目标，正是因为它是体验的源头——在阻碍累积之前，它始终存在。

出于实践和教学目的，这种全频谱激活可归结为三中心模型：意志（Manipura / 下丹田）、爱（Anahata / 中丹田）和平和（Ajna / 上丹田）——即“和谐冥想法”所修习的三个主要意识中心。 这一三元体系是一种简化，而非缩减：其余脉轮皆包含于这三个主要中心之中，而Ātman正是所有七个身体中心汲取光明的源泉。Will（意志）奠定根基并赋予能量。Love（爱）开启心扉并建立联结。Peace（和平）澄清心智并照亮世界。当这三者协调运作——当扎根的稳固、温暖的关怀与清晰的感知如同一股统一的流动般交融时——其结果便是“临在”本身。



自然与圣贤的见证

“和谐主义”所描述的存在状态并非人为杜撰。它在自然界随处可见，且每一位曾行走于世间的伟大灵性导师都指向了这一现实。这种共识本身即是明证。

试看一棵树。树并不刻意去成为一棵树。 它不会刻意生长，不会规划枝桠，也不会担忧光合作用是否正确。它只是本然地存在，而一切皆由此生——根系寻水，枝叶向光，果实应时成熟。树木的“是”与“做”之间毫无间隙。它的作为，正是其存在的无间流露。这便是“和谐主义”（Logos）流淌于一种毫无抗拒之形的载体之中。

试想动物界。翱翔的鹰、追踪猎物的狼、在草地上休憩的鹿——每一种动物都完全顺应其本性而行动。没有内在的割裂，没有分心的思绪，没有犹豫不决。动物的存在状态与其行动，构成了一体化的连续现实。 这并非无意识——而是一种如此完满的“在场”，以至于“存在”与“行动”尚未分离。动物无需找回其自然状态，因为它从未离开过。

试想河流。它顺势而流，寻得阻力最小的路径，仅凭持久的“在场”，便在数千年间雕琢出石块。 它不强求，而是顺应——正因顺应，它才成就了单凭蛮力永远无法企及之事。老子洞察此理，并将其作为圣人的典范：“水是世间最柔之物，却能穿透山岳与大地。这清楚地说明了‘柔克刚’的道理。”

试将森林视为一个整体。其中的每个元素——树木、真菌、昆虫、土壤、水——各安其位，为整体贡献力量，并获取所需，而这一切无需任何中央控制者来协调。 森林地表下的菌根网络——树木通过它共享养分、传递化学信号，并跨越物种界限相互支持生长——运作起来如同一种极其复杂的分布式智能。 没有任何一个元素能完全理解整体，但整体却紧密相连。这就是Logos的具象呈现：一种与生俱来的秩序，而非强加的秩序；一种源于每个部分充分展现其本性的和谐。

各个传统中的精神导师们都指向同一个现实——他们的证言以惊人的精准度汇聚成一条唯一的教诲：回归你本来的样子。

佛陀 并未教导如何“构建”觉悟。他所教导的是止息苦痛——消除那些阻碍意识天然清明之态的执着、厌恶与无明。“佛陀”一词本身意为“觉醒者”——并非“构建非凡之物者”，而是“停止做梦者”。 当梦境止息时，所剩下的便是菩提——觉醒的当下。佛陀坐在菩提树下，已放下一切执着，正是人类处于自然本然状态的写照：全然在场，全然静止，全然觉醒。 四圣谛 在其根本上，是对阻碍的诊断，也是消除阻碍的方法。

老子 将这一原理称为无为——并非不作为，而是不强求的作为。圣人通过存在而行动，而非通过努力。 《Tao道经》一再以自然为师：低洼的谷地因地势低而能容纳万物；未经雕琢的木块正因未受人意雕琢，才蕴含着所有可能的形态。道家的理想是成为水——与自然秩序完全契合，使行动如流水般顺畅无阻。 这正是人类重拾河流从未失去之物的过程。

基督 直接将自然指为存在之态的导师：“你们看那田间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们不劳作，也不纺线”（马太福音 6:28）。百合花不求上进。它们本然如此，而美便由此流淌而出——不强求、不刻意、光彩照人。 基督更深层的教诲——“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路加福音17:21）——将存在之境定位于当下现实，而非未来的彼岸；它此刻即可触及，无需构建，只需觉知。

拉马纳·马哈希将全部教诲浓缩为三个字：“如你所是。” 自我探询——我是谁？——并非要构建新的身份，而是要消解虚假的身份。当所有与思维的认同都被看透时，留存下来的便是从未缺席的本我——那自然的状态，一切阻碍出现之前的本然之境。拉马纳并非在传授一种方法，而是指向一个事实。

鲁米 作为苏菲派 传统中的代表，也领悟了同样的真理：“你并非大海中的一滴水。你是一滴水中蕴含的整片大海。”灵魂的自然状态是合一——分离才是扭曲，而非基准。 整个苏菲派关于“法纳”（fana，即虚我消融）的修行之路，是一条旨在恢复“自我”尚未构建分离感之前之本然状态的消极之道。

贯穿所有这些见证者——无论是自然还是圣贤——的共同线索，是一种唯一的体悟：任何存有的自然状态，都是与Logos的无碍契合。 大自然自动展现了这一点。树木、鹰、河流、森林生态系统——它们各自表达着宇宙秩序，无需去“找回”它，因为它从未丢失过。人类独特的困境在于：心智——正是这一能力使自我觉知成为可能，从而开启了参与“至高存在”（Logos）的大门——同时也创造了阻碍的可能性。心智可能与其自身构建的产物——自我、 恐惧、欲望、概念固着——从而遮蔽了其他所有生命形式所自然流露的本然状态。正因如此，所有大师所教导的皆是“去”而非“加”：他们所指明的境界并非人类所缺失之物，而是被层层累积的阻碍所掩埋之物。

然而，正是这一维度，将人类的旅程与树木的完美区分开来。 自然界必然与Logos保持一致。动物无法选择不处于当下。河流无法决定逆流而上。它们的契合是自动的、本能的，因此也是无意识的。唯有人类会失去这种自然状态——也唯有人类能够选择将其找回。当这一选择被作出时，便是Dharma：一个自由存在体与主宰万物的秩序之间有意识的契合。 由此产生的存在状态——通过刻意练习与持续净化而重获的“在场”——蕴含着自然自动契合所不具备的维度：即自然（绝对）通过一个自由、自觉地选择与之契合的存在体来认识自身。树木表达了自然（Logos），而智者则映照自然。两者的差异不在于程度，而在于本质——正是这种差异，使得人类的道路比自然秩序的任何其他表现形式都更为艰难，也更为光辉。



为何它至关重要

“存在状态”优先于技巧、内容或方法，这并非调和主义（和谐主义）的偏好，而是本体论秩序的必然结果。我们首先是灵魂，其次才是肉体。能量体（energy body）生成并维系着肉体，而非反之。灵魂（Ātman）是肉体的建筑师——当肉体死亡时，灵魂依然存续，收集其印记，并生成另一种形态。这就是因果的序列： 精神 → 能量 → 物质。若此序列真实存在——而和谐主义基于圣灵（主要地图集）的见证及各传统冥想修行者的直接体验，确信其真实存在——那么能量层面在因果关系上始终比物质层面更为根本。执行行动时的存在状态，比行动的可见形式更深刻地塑造着该行动。

这就是为何同样的课程由两位不同的老师教授，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 这就是为何相同的医疗方案在两种不同的关系场域中实施，会产生不同的康复率。这就是为何同样的指导话语，若出自“当下的觉知”而非焦虑，在听者体内所引发的体验会呈现出本质上的差异。内容虽相同，存在状态却不同。而正是这种存在状态，决定了内容被接收时的能量场。

共调节（co-regulation）的神经科学描绘了这一现实的物质层面：镜像神经元、心率变异性同步，以及已证实的、受调节的神经系统对周围人的影响。这些发现虽是值得欢迎的佐证，但和谐主义（和谐主义）的立场并非源于此。其机制比神经系统更深层——贯穿能量体本身，贯穿每个人所散发的、且被其他每个人所感知（无论这种感知是否为有意识的）的场域（光能场）。



穿越轮回

实践者启动健康之轮（和谐之轮）任何支柱时的存在状态，决定了该支柱所能达到的上限。这一原则毫无例外：

健康。实践者在施予关怀时的存在状态——无论是对自己还是他人——塑造了疗愈的能量环境。健康之轮的中心“觉知”（观照），即是“当下觉知”在身体层面的应用：自我观察时所投入的注意力质量，决定了能够感知到什么，进而决定了能够解决什么。

物质。基于稳健、清明状态做出的财务与物质决策，其结果在结构上与源于匮乏、焦虑或贪婪的决策截然不同。管家精神——物质之轮的中心——是“当下的觉知”在资源层面的应用。

服务。基于法（Dharma）的契合所完成的工作，具有一种基于义务或野心所完成的工作无法复制的品质。服务者的存在状态决定了所提供服务的价值。

关系。爱并非一种感觉。它是一种存在状态——即“临在”在关系中的应用。每次人际互动的品质，取决于其中个体的能量状态。

知识之轮。谐波教学法对此阐述得最为全面：教育者的存在状态并非众多变量之一，而是决定所有其他变量的关键变量。 一位三个中心皆被激活的教师，会在其内创造出一个能量场，使学习者的意识得以在其中无扭曲地展开。若教师未达到这种激活状态，无论课程质量如何，传递的都将是支离破碎的认知。

自然。敬畏——即“自然中心”——是“临在”在生命世界中的应用。人在自然中存在的状态质量，决定了这场相遇是娱乐性的消费，还是真正的共融。

休闲。地点——即“休闲”之中心——并非由活动所创造，而是当意识卸下重负时自然涌现。存在状态先于体验，并为体验提供可能。

在所有情况下，模式都是一样的：每个子轮的中心都是“临在”的分形——也就是说，是激活的存在状态的分形。轮盘并非通过成功管理七个领域来产生“临在”。 “当下”是存在之态，所有领域的正确行动皆自然由此流淌而出。



修习：消极之道与积极之道

两条互补之道可恢复并深化存在之态。它们同时运作，而非依次进行。

“消极之道”（via negativa）清除遮蔽“临在”的障碍。生命之轮（和谐之轮）本身即是澄清的主要工具：身体机能失调（健康）、物质混乱（物质）、职业失调（服务）、人际毒性（关系）、智力停滞（学习）、与自然世界的断联（自然），以及游戏能力的萎缩（娱乐），这些都阻碍着能量体，并损害了存在状态。 通过各支柱所规定的修习来清除这些阻碍，能恢复系统的自然连贯性。儿童天生就具备这种连贯性。成年人的任务，很大程度上在于恢复这种状态。

“积极之道”（via positiva）通过有意识的修习积极培育“当下的觉知”（临在）。“三心之道”（当下之轮）展开了具体的觉知能力：觉知之眼（呼吸）、觉知之耳（声音与寂静）、觉知之鼻（能量与生命力）、觉知之舌（意图）、觉知之意（反思）、觉知之身（美德）以及觉知之意念（神圣的药物）——所有这些都从中心处的觉知之心（冥想）向外辐射。三心法（三个中心，四个阶段）直接培育三心合一的状态：点燃炉火（意志），敞开心扉（爱），确立见证者（平和），然后释放入“当下的觉知”。 该方法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为注意力提供了三个可实际抵达的站点，从而构建起最终将延伸至整个场域的连贯性。

仅靠其中任何一条路径都不够。孩童的体验表明，否定之道（via negativa）便已足够——移除阻碍，临在便会自发地显现。但成人的身体承载着数十年的累积印记。 主动修习能加速完成仅靠清理需耗费数世才能达成的进程。反之，修习而无清理则是升华灵性修行的根本谬误——企图攀登高峰却忽视了脚下的根基。两条道路皆不可或缺。二者始终在运作。轮（The Wheel）在其结构中就编码了这种双重架构：外柱清理场域，内柱培育火焰。



被激活的存在

完全被激活的存在状态是怎样的？ 这并非比喻，亦非理想，而是一个真实存在的能量现实：当人类的八大脉轮沿垂直轴线（即头顶上方至足底的“生命之柱”）完全开启、能量流动且光芒四射时——那位于头顶之上的Ātman（生命之柱）毫无阻碍地照亮其下每一个中心？

所有绘制过细微之身的冥想传统，都独立给出了这个答案。它被绘制、被雕刻、在经文中被描述，而最重要的是——在数千年的时间里，被修行者们直接体验过。 这些传统所汇聚的并非一种模糊的幸福感，而是一种精确的现象学现实：当人类被完全激活时，便会变得光辉灿烂。通常在身体周围微弱且不均匀地辐射的能量场，会迸发出连贯、可见的光芒。那始终存在、始终运作的“生命之光”（光能场）达到了其本有的强度。这并非超自然事件，而是从一个旨在传导神圣之光的系统中清除所有阻碍后，自然产生的结果。

安第斯山脉克罗（Q’ero）传统中的八脉轮体系——七个身体中心加上位于顶轮之上的灵魂中心（勋爵）——为这种激活提供了最完整的图谱。每个中心掌管一种独特的意识频率： Muladhara 掌管生存与扎根，Svadhisthana 掌管创造性流动，Manipura 掌管主权意志，Anahata 掌管无条件之爱，Vishuddha 掌管真实表达，Ajna 掌管见证意识，Sahasrara 掌管超越性合一，以及——完全超越身体之外——Ātman，即那神圣的意识之滴，它既是独立的灵魂，也是通过特定形式认知自身的绝对存在。 当这八者皆畅通无阻地流动时，人类便能同时在每个维度上发挥全部潜能：立足于身体，充满创造性的生命力，意志自主，无条件地去爱，言行真实，无偏见地感知现实，向超验敞开，并与孕育这一切的源头相连。

这并非理论构想。这是圣贤所描述的境界。这是冥想传统所修持的境界。也是这位先知艺术家亚历克斯·格雷毕生致力于将其具象化的境界。


先知见证者：亚历克斯·格雷

格雷的画作——《神圣之镜》系列、《神学家》、《宇宙基督》、《存在之网》、《死亡》——构成了现代时代对激活能量体最精准的视觉图谱。它们并非概念的插图，而是直接感知所留下的记录：格雷描绘的是通灵觉知在感知人类处于完全激活状态时所实际所见之景。 能量场中发光的丝缕、沿脊柱轴线炽烈的脉轮中心、从身体向外延伸至宇宙的光之几何网格、嵌在每个细胞中的觉知之眼——这些并非艺术家的虚构。它们正是瑜伽先知们绘制为“生命之树”（脉轮）和“生命之网”（游泳）的结构，正是克丘亚（Q’ero）萨满所感知到的“光能场”（Luminous Energy Field），也是道家炼丹家通过“三炬”（微妙的渠道）所描述的“三炬之光”（三宝的流通）。

格雷（Grey）所呈现的，正是《生命之书》（和谐实在论）在哲学层面所主张的本体论命题：人类绝非仅仅是肉体。肉体只是多维结构中最致密的一层，该结构延伸至生命、精神与灵性维度。格雷的艺术同时呈现这四个维度——解剖学上的身体、神经系统、能量体以及超越性的互联场域——层层叠加，使观者得以一览无余地看见完整的架构。 其效果并非装饰性的，而是启示性的。初次邂逅《神论者》（Theologue）——那位身体已变得透明，任由宇宙光之晶格穿透而过的冥想者——的观者，正在目睹当超越普通感官认知的局限时，这种被激活的存在状态究竟呈现何种面貌。

这对《和谐主义》而言意义非凡。格雷的作品是第五位见证者——独立于吠陀、道家、安第斯及古希腊罗马传统——通过直接的灵性直觉，证实了这些传统历经数世纪冥想探索所绘制的同一套多维解剖结构。这种汇聚正是本体论现实的明证。或许某一种传统只是在投射。 跨越不同世纪、文化与感知方法的五位独立见证者，均描述了同一座光辉的建筑——这便是地图绘制，而非想象。



彩虹身

藏传佛教传统保存了关于完全激活状态最震撼的见证：即“彩虹身”（jalü）。 在此现象中——该现象在大圆满传承中屡有记载，并有二十世纪以来的多位目击者证实——一位在临终时刻已臻圆满证悟的修行者，其肉身将化为光。尸身逐渐缩小，房间充满彩虹般的光辉，最终所剩的要么是虚无，要么是缩小至孩童般大小的躯体。 据传，藏传佛教的创始人莲花生大士曾圆满成就虹光身。在有记载的历史中，宁玛派和苯教的修行者也曾展现过这一现象，并有僧众和在家居士群体为证。

虹光身并非超自然意义上的奇迹。它是能量身传统所描述的逻辑终点：若肉身是光明场最密集的结晶，且持续修持能逐步提炼该场域——清除业印、激活脉轮、转化精化为气，气化为神——那么最终的提炼便是密度本身的消解。物质回归能量。能量回归光明。光明回归其源头的无效。 彩虹之身即是炼金术的圆满成就：人类载体从最稠密的层面到最精微层面的彻底转化。

持此见证的并非唯有藏传佛教。道家传统中描述的“仙人”——即不朽者——其身体经由内丹术已得到如此彻底的提炼，以至于成为纯粹灵性的载体，不再受制于寻常的衰败法则。 基督教传统则谈及“荣耀之身”（corpus gloriae），复活者在此身中放射出神圣之光——正如塔博尔山上的基督，面容如日般闪耀，衣袍洁白如光。 瑜伽传统称之为“divya sharira”（神圣之身），需通过“tapas”（苦行）的臻于至善以及“昆达里尼”（生命能量）的完全激活方能获得。克耶罗人则将全然光明的存在描述为：其能量场已彻底清除“hucha”（沉重能量），并恢复为纯净的“sami”（精炼之光）。每种传统虽使用不同的语言， 但它们指向的都是同一个现实：当人类完全觉悟时，便会化作光之躯。

这种趋同现象，正是和谐主义能为能量体与脉轮系统的真实性所提出的最有力证据之一。倘若光之躯仅仅是某种文化发明——一种隐喻、神话，或是愿望投射——那么这些独立的传统就不可能以如此精准的方式，在相同的现象学上达成一致。它们之所以趋同，是因为它们描绘的是同一片疆域。 彩虹身并非藏传佛教的专属。它是所有真正冥想传统所修持之道的自然终点：即彻底净化并激活作为人类真实之身的光明能量场。



觉悟

在和谐主义（和谐主义）中，开悟并非逃离尘世，不是肉身体验的终结，也不是自我消融于无差别的绝对之中。它是人类本然之态的全面激活——一种没有任何脉轮受阻、没有任何意识维度被压抑、光明能量场（Ātman）在整个系统中畅通无阻地辐射的状态。用最简单的表述来说，就是完全恢复并有意识地安住于自然本态。

这意味着，开悟并非如某些传统所言，是专属于出家弃世者的稀有成就。它是每个人的与生俱来的权利——是灵魂整个结构所趋向的状态。在创伤、条件反射和文化扭曲的累积尚未关闭这些中心之前，孩童便已接近这种状态。冥想传统保存了恢复它的方法。 而“觉知生活”（和谐之轮）则提供了在生命各个领域维持这种状态的全面架构——因为若无法经受人际关系、工作、健康挑战及日常生活需求的考验，那样的“开悟”并非真正的开悟，而是逃避。

从内在体验来看，开悟的状态是怎样的？各传统对此的描述惊人地一致。“觉知生活”（临在）概括了其全貌——但“觉知”（临在）可分解为若干可辨识的维度，这些维度与被激活的中心精准对应：

爱并非一种情感。它是被激活的心之结构性现实——Anahata，无条件地敞开并放射光芒。当心轮完全澄澈且畅通无阻时，存在之所以去爱，并非因为对方给予了什么，也并非因为爱是被“赚取”的，而是因为当心无阻碍时，爱就是它自然流露的状态。这如同火焰的温暖，燃烧只因那是它的本性。 佛陀的“慈”（metta）、基督的“阿伽佩”（agape）、苏菲派的“伊什克”（ishq）——这些名称皆指同一能量现实：心轮处于完全激活状态，无差别地将慈悲倾注于宇宙场域。这并非某种值得追求的理想，而是畅通无阻的中心所作出的自然流露。

和平并非扰动之缺失。它是觉知者（witness）被激活时的结构性实相——Ajna安住于清明觉知之中，心识沉寂于自身的光明静止之中。当第三眼开启，Shen（内观）得以精炼，意识便安住于一种清明之中，不受思绪、情绪或外部事件的波动所扰。 思绪生起又消逝，却不引发任何反应。感知是直接的，不受通常会扭曲它的概念滤镜所中介。这就是《奥义书》中的shanti，沙漠教父们的hesychia，老子所说的wu——一种正如基督所言， “超乎理解”，因为它并非源于心灵对境况的理解，而是源于那不被境况所缠绕、静观其变的见证意识。

力量并非统治。它是被激活的意志所呈现的结构性现实——Manipura稳固而至高，太阳神经丛放射出有方向性的力量，却不带丝毫侵略性。 当较低的中心得到修习，意志与Dharma（本然）相契合时，行动便从存在本身流淌而出，带着一种纯净的权威，既不需要强迫，也不需要操纵。这就是瑜伽传统中的kriya shakti——行动之力，它是契合而非强求的体现。智者之所以能果断行事，是因为行动源于整个存在，而非某个片段。

当爱、和平与力量这三者同时运作时，其结果便是传统中被称为sat-chit-ananda（存在-意识-极乐）、wu wei（无为）或简称为“自然状态”的境界。和谐主义将其命名为临在——和谐之轮的中心，即所有领域中一切正确行动的源头。这并非巅峰体验。 这并非一种改变后的状态。而是根基。是基准。是阻碍累积之前始终存在于此的本质——如今被找回，被维系，并作为完全觉醒之人行走于世间的静默革命，融入每一场相遇之中。




常态化

将脉轮、能量体及存在状态视为教育、医疗、治理或任何其他领域的运作范畴，并非要使这些领域变得玄奥。而是要使其臻于完善。 现代社会将能量维度视为特殊兴趣——仅在瑜伽课上讨论，却将其排除在医院、学校和董事会之外——这种习惯本身才是异常。在人类历史的绝大多数时期，跨越绝大多数文明，灵魂的真实存在以及能量体对生活各个领域的影響，都被视为理所当然。 现代的排斥并非理性战胜迷信的胜利。这是一种特定的文化收缩——将“唯物主义还原论”强加于其解释能力所不及的领域所导致的后果。

和谐主义并非主张让世界重新充满魔力。世界从未失去魔力——只是现代性审视世界的视角变得狭隘了。当西方科学拒绝测量脉轮时，脉轮并未停止运作。 当心理学转而研究行为时，存在状态并未停止对人类相遇质量的塑造。和谐主义所倡导的，并非在原本完整的图景上增添一层精神维度，而是恢复那些始终在起作用、且任何对人类经验的诚实叙述都必须包含的维度。

“存在之态”正是这一切的起点。它并非仅作为冥想修习中的神秘主题，而是人类生命中最根本的运作现实——如同呼吸般自然，且影响深远。



另见：人类, 当下之轮, 冥想, 能源, 山之魂, 道成肉身, 谐波教学法, 存在之境, 自然之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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